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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女众部开学座谈会上的发言
刚  晓
各位同学，说实在的，大家目前是在学外语，可对于学外语，我自己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好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。我自己对于语言太不敏感，怎么也学不会：我在九华山呆过十年，可是我始终听不懂九华山的当地话，我在杭州已经十四个年头了，可直到现在也还听不懂杭州方言，我对语言实在是太木了。

我的话大家能够听懂吗？我自己总觉得我的普通话还是挺好的，但刚开始都听不懂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。通常来说，新入学的同学，总得半年左右才能适应我的话，不好意思。我来女众部这边儿次数太少，没有给各位打过交道，各位同学到法云校区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也知道是我们的同学，但我都叫不上来名字。这种情况，以后总会改变的。

我学方言还这么木，对于正式的外语，那就更显喽。学外语这个事儿呢，我们是小学就开始学了，我印象中是小学四年级开始的，我到现在也还记得，当时是一位女老师，叫王海梅老师，个子高高的，她每次上课都抱来留声机，朗读时让我们跟着片子读，可惜我没有学会。到初中又从字母开始学，我还是没有学会，到高中再学，仍然没有学会。听也听不懂，说也不会说。好在我们以前大家都是哑巴英语，虽然不会说、不会听，但得会做题，所以，基本上也能够蒙混得过去，多是在及格线上下浮动。

我出家以后，还有老师找我让回去——我给大伙搁得伙计都挺好的，人缘还不错，所以有老师、同学都找我劝我的。我们那时候，高考录取率很低的，不象现在，大学生遍地都是，不太稀罕，我们那时候能考上大专就是很值得骄傲的事儿了。老师们说我，你要是非要出家的话，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，也不拦你，但毕业以后再出家不是也行吗？我说，生死事大，也就不要毕业证了吧～～刚出家嘛，所以才有这样的说话口气，要是现在，我肯定不会用这种方式了。

我出家后选择修学唯识，然后又钻到因明这儿来，这已经二十多年了没有挪窝。在九华山佛学院的时候，我主编了《甘露》杂志，因为那时候还年轻，又是出家不久，初发心菩萨么，有点儿棒槌，所以很迷信书本的。文革之后恢复佛教，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，当时中国佛教协会有个“僧要象僧、庙要象庙”的提法，我就觉得真正不象僧的，恰恰是大和尚们：书上说出家人的正业，应该是念佛、参禅、弘法等等这些事儿，可你们大和尚天天在干的啥？开会开会开会、化缘化缘化缘等等的——大和尚们有不少是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啥的，所以开会实在是多；那段时间，有好多地方建庙造大佛像，当时仁德老和尚就是世界各地跑着化缘建大佛。我当时觉得这和尚做得可真要命，我就在杂志上登。我把那本杂志编得红火得很，当时我红火得啥样你们现在根本想不到，有人因为某个佛教见解发生争执了，就会说：走，咱们到九华山让刚晓法师给决断一下。当时我还主持西陆网的一个佛教论坛，那个论坛在当时也是很热闹的，当然了，毕竟我没有一心扑在上面，所以还不象当时的网海莲舟。在2000年或者是2001年的时候，记得不是太清了，网上把我评为最受欢迎的法师。当时我很红的，现在的佛教红人，当时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～～而且现在的所谓红人，基本上是有资源的，他们是方丈啊、会长啊什么的，我当时可是一个小和尚而已，没有资本，凭的就是自己的话语。当然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再回头看看，当时的所谓见解其实是很幼稚的，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。对于大和尚们的看法，觉得他们确实是菩萨！他们在外面奔波，与政府打交道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，其实是给我们撑起了一方天空，在给我们遮风挡雨，是菩萨行径！历史上的祖师大德，象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，当时不是被骂为破戒和尚吗？当时的佛教还要把他们开除出僧团，但后来恰恰是他们拯救了佛教。现在大家都在骂少林寺，骂永信法师，其实他是在为我们开创一种新的佛教延续方式。社会从农耕时代转向了工业化时代、商业化时代、信息化时代，农耕时代佛教的延续方式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，这是从建国初的土地革命开始的，这个话我们不好说，于是就把一切都推给文革，说这是文革造成的历史问题，其实根本就不是，是土改造成的。文革这样的灾难，对于佛教来说，历史上有过，三武一宗就是，只是文革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已。我们之所以不把文革说成法难，是因为文革毕竟不是只针对宗教的，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、各条战线一起在承受灾难，政治、文化、科技、实业等等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大家都是难兄难弟。历史上的法难却是只打击佛教，最多是拉上道教一起受难。这是不一样的。

永信法师对佛教是有大贡献的，他的功绩超过历史上的不少祖师大德，是与马祖道一、百丈怀海比肩的人物。有人说看不出他有什么祖师气象，我说不是噢，那是你根本就没有长这法眼呀～～当然了，马祖道一他们是在农耕社会成熟的时候才推出的，咱们现在呢，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，必需到工业化、商业化、信息化时代的转型彻底完成了、社会已经真正成熟了，这才有可能推出一个合适佛教延续的生存方式，但现在就得慢慢探索呀～～不然到时候没准备咋整？
我这个人呢，还是特别不爱跑路，佛学院每年的外出参学，我连一次也没有去过，无论是在九华山，还是在杭州，都一样。当时仁德老和尚要我和他们一起出去，说这次到韩国去，或者到什么国家去，我也不和他们搀和，但是老和尚的讲话稿，或者论文什么的，我给写过不少次，甚至他们回来之后，总结我还给写。根本没有去那咋写呢？没有关系，基本上这其实是作样子的文章，有套路的，实际上也没人看，你只要把大体上的事实别搞错了，文字再写得优美些、流畅些，也就过关了。这中间还是有技巧的，以后有机会的时候，或者你们需要的时候，咱们也可以交流交流这个，这个我倒是有心得，也可以传授点机宜给你们。

自从选学唯识因明之后，我就比较专心到这儿了，相对来说，我专心的程度很厉害，我累了的时候是换别的书看，看别的书对我来说就是休息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，再有人劝我的时候，也不那么拗了，觉得有个毕业证玩玩儿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在九华山时，佛学院在半山腰，往来下山到池州、到青阳都很不方便，到了杭州之后有这条件了。当然，浙大不是更好吗？可浙大的老师有在咱们佛学院兼职教书的，我可以给他们直接交流，这很方便。中国的教育体系，根本就是一个模子，成人教育嘛，自学考试、成教啥的，别听他们说有多少的区别，从本质上说，实际上都差不多，我就报电大玩玩，这读书纯粹是读唯识因明累了换换就当休息，顺便拿个毕业证玩玩的，反正我也不是要这证去找工作啥的，没有关系，不在乎的。学籍八年有效，一次考不过，下一次再考就是了，八年时间还能考不过？我想我还不至于这么笨吧？英语我考了三次，总算过了。然后，他们劝我说，考个硕士玩玩吧？行啊，考考竟然也过了。他们又说，接着考个博士吧？也没啥不行的，今年我就真去报名考试了，但没有考上，没考上就算了，明年要是报名的时候我还有高兴劲儿，那就再报一次好了，要是没有高兴劲儿，不报也就不报了。

我外语就是这么考过来的，大家的要求要高一些，日语今年要考三级，英语要考四、六级，这仅只是对大家的一个督促而已。至于刚才各位老师说的口语训练，和老外直接对话交流啥的，确实是一个法子，不过，出家人这个身份要是主动和外国人搭话，是有些放不开的。灵隐寺不是有讲解小组么，大家平时要上课，没有时间，可以在假期中，要是假期中不走的话，各位同学可以加入灵隐寺的讲解小组，你们就只负责对外国人的讲解，我们可以给灵隐寺联系一下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

外语，真正是要学以致用的，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等等，这些语言和佛教的关系更密切，这几种语言，书，我都买过来了，包括教材、字典等，还有光盘，我的目的不是当翻译，所以，我是先看看语法——因为要是不明白它的语法的话，只认单词，那是看不懂文章的，所以得知道语法。但是，我只要能够翻着字典知道就行了，我的文章中偶尔也引用一点儿梵文、藏文啥的，其实我就知道引用的这几句而已。我仅只是要求自己能够查字典就行了。
另外，刚才各位老师、同学说到了要补佛教。确实应该，有些同学是社会大学毕业后出家的，没有念佛学院，而有些是读过佛学院的。其实念、没念，到了这儿都应该补补佛教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为啥这很重要呢？前天浙江省佛教协会讲经交流，我去给作评委，还作了其中一场的点评。点评的还有另外一位法师，他点评的是另外一场，他说到讲经选手对于佛教知识要多下点功夫，举了个某选手讲的《心经》的例子，其实选手讲的至少在知识点上是对的，反而是点评法师的解释是错的，不过因为他是点评法师，他又是位副会长，别人不好说啥。这错误也不是这位法师犯的，他还没有资格犯这祖师级的错误，他是在学的时候确实就是这么学的，但他这真的是错的。这个事儿我感触很深，所以我想补佛教太重要了。

我们念过佛学院的这些同学，我确信你们自己也不知道、没觉察——有一个姿态量，这个你们不懂——你所学的佛教，其实是“科普版”佛教而已，之所以称它们是“科普版”的佛教，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其准确性不够。佛教是要解脱证果的，这是根本目的，准确性不够的话，严格来说，其实就是错误。

佛教经典，那是佛陀最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，但祖师大德们的著述，是祖师自己读过经典之后的一个理解，这已经是间接了。直接有经典在这儿放着，为啥要偷懒？我们比祖师们有一个优势，就是经典齐全，比如说智者大师，他是天台宗的开创者，他当时听说了《楞严经》，想看看，可没有啊～～但我们现在有。南北朝到隋唐时代基本上都是这样，你看到了这些经典，却看不到另外那些经典，甚至不知道有那些经典存在。各方面的经典多看些，理解自然就更全面了。而创宗立派的时候，为啥都是依某几部经典就创一个宗派？其他经典哪儿去了？是祖师们把它舍弃了吗？根本不是，他们没有见到啊～～这可不单单是翻译时间的早晚问题，还有流传范围的问题：某部经翻译出来了，不一定在其他地方就能够见到。我们现在见到的经典丰富得多，“菩萨以五明而成就”，所以都应该多读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佛教。祖师大德们的著作，作为一个参考也就是了，甚至放一边儿不看也没有关系，有时候看看反而是会坏事的。比如说藕益大师写过一个《六离合释》，你要是不看这个，只看他的传记，只看他的其他著作，你会佩服他，但要是一看这个，你会觉得，原来祖师根本是在鬼扯，他实际上不懂梵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，你谦虚一点儿，说自己不懂，这其实并不影响你的伟大，你可真敢著作鬼扯，这反而显出了你的小，反而使我对你其他的著作，也生起了警惕。

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现在要补补真正的佛教，至少要给这些“科普版”佛教“消消毒”。

刚才各位老师、同学，也都提了些希望，很好，我们会在逐步的磨合中改进。不过，对于上殿过堂这个事儿，没门儿，一定要的，若你没吭声不上殿，没被我发现就不说啥，我不追究，但要是发现了，那是一定要照规矩来的。要求上殿过堂，还不一定你能够做到100%，要是不要求的话，那还得了～～要求了，没做到100%，这弹性范围在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尺度之内就可以了。还有wifi上网，办公室、接待室已经有了，至于信号能否到房间，因为改装房间的时候，设备都是预留好的，随后让徐老师看一下设备再做定夺。

你们现在都还年轻，有各种想法，这是青春的躁动，我都可以接受，我自己当初也是这么着过来的。通常来说，在你们这个年龄，在社会上也正是读中学、大学，或者是研究生的时候——我有一个同学，高考考了八次，他读大学就晚点儿，这个年龄段一般都到大学了。这个年龄段的所为，实际上决定你的一生。在这个年龄段儿，即使犯点错误啥，都不算啥大不了的，只要不是捅烂了天，我们都能够原谅。倒是你们自己，在这段时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所在，不然的话，基本上可以确定，你的一生就白白浪费过去了，能够挽回的可能性不大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象现在通常所说的“人间佛教”那样，把自己的这一生高高兴兴地过下去，然后接着在六道中轮回，实际上这是害人不浅的。现在“人间佛教”在港台基本上都变成这样了，就是让你乐乐嗬嗬地轮回。咱们大陆现在受影响也很深——“绳命，是剁么滴回晃，人绳，是入刺滴井猜”，可真扯～延参法师这样就有点儿过界了。佛说轮回的本质是苦，在他们这儿，变了，这绝对是要不得的。网络上、书店里，到处充斥着这样的心灵鸡汤式佛法，大家要警惕。

这个时间段，是同学们最好的人生时光，当然，在过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并不是十分的满意，但过后你一定会怀念它的，这是我们过来人的经验。同学们要尽可能的把这段时间过得充实些、精彩些，不要辜负了自己这最美好的年华！阿弥陀佛。
- 250 -
- 249 -

